
记者手记

花玲有 110 个艾滋病“朋友”，他们

中有学生、有上班族、有女性。也许在

别人眼中，他们是让人退避三舍的病

人；但在花玲眼中，他们只是熟识多年

的朋友。即使他们在一开始会抗拒她，

但她知道，这是这群特殊群体自我疏离

的最后屏障，唯有爱可以消解。

这个深秋，记者从花玲身上感受到了温

暖的气息，亦体会到了这个特殊群体所经受

的难言苦痛。一丝微笑，一次握手，一个拥

抱，可以融化坚冰；但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来说，现实生活中，他们仍然举步维艰。

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认识

依然不足，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持的

道德评判和歧视依然存在，普通人谈

“艾”色变，感染者自己更是噤若寒蝉。

这直接造成了艾滋病流行真实情况的

遮蔽。庞大的感染人群处于隐蔽状态，

他们无奈选择沉默，在黑暗中独自舔舐

伤口，忍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如果我们还未正视，艾滋病并不

远；如果每个人都摘掉有色眼镜，艾滋

病也并不可怕。每个人都无可取代，世

界请别伤害TA。

每个人都无可取代，世界请别伤害TA

每天一大早，花玲都会早早赶到合
肥市包河区疾控中心，她所在的重点传
染病科就在疾控中心的大楼里。她像
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关注内网上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信息的动态更新，随后再给
几个排在日程表上的患者打电话做随
访。2010年初考进合肥市包河区疾控
中心时，花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每
天和一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打交道，成
为11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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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朱 欢 喜 星 级 记 者 俞 宝

强） “从 2008 年被确诊患上这个病

后，我的生活轨迹完全改变，很长时间

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心情沮丧，多亏了

吴医生他们关心照顾，我才恢复了对生

活的信心。”面对市场星报记者，艾滋病

患者小璐（化名）眼含热泪地说。小璐

口中的吴医生叫吴明胜，2008年从安徽

医科大学毕业后，就走上蜀山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工作岗位，昨日傍晚，当市

场星报记者走进吴明胜的办公室，他正

和同事们忙着到社区开展艾滋病高危

行为干预活动。

艾滋夫妻不愿服药，写长信劝告

“在大学里我也接触过一些艾滋

病患者，但那时候交流不多，自从走进

蜀山区艾防科的岗位后，每天都要接

触一些艾滋病患者前来咨询和做定期

检查。”

小璐（化名）夫妇同为艾滋病患者，

二人却不肯按时按规定吃药。吴明胜得

知这一情况后，赶紧上门做工作，但对方

闭门谢客，打电话也不接。“最后我们决

定用写信的方式，告知不按时服药、不接

受检查的害处，希望他们面对现实，树立

信心，乐观生活。”看完吴科长饱含深情

的长信，小璐夫妇很是感动，目前二人的

心态好了很多，由于坚持按规定定时服

药，目前病情已趋于稳定。

由于没有工作，无经济来源，小璐

的生活很困顿。吴明胜和他的同事们

得知情况后，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目

前小璐治疗的药品都能及时提供。

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情感的慰藉

市场星报记者对话了吴明胜。

市场星报记者：来你们这里的人，

什么年龄层次人数最多？

吴明胜：年轻人吧，我们这曾来过

一个刚大学毕业不久男孩子，他曾找过

一次“小姐”，后在网上查看了关于艾滋

病的相关信息，越发觉得自己感染了艾

滋病。虽然做过很多次检测，每次的检

测结果都是阴性，但他始终不肯相信自

己未感染艾滋病，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

重折磨。在感染艾滋病的人中，有很多

像这样的年轻人。

市场星报记者：我们该如何正确看

待艾滋病患者？

吴明胜：艾滋病患者基本都很自

闭、内疚，他们缺乏沟通的渠道，他们需

要有人面对面交流和情感的慰藉。我

们希望社会各界不要仅在每年的世界

艾滋病日前后才想起和关注艾滋病患

者，应把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体现在实

际行动上、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脆弱的“朋友”：
紧闭心扉，他用一年时间走出痛苦

何青（化名）是花玲接触过的特别

消极的患者之一，“医生，我实话告诉

你吧，我不想活了，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何青怔怔地坐

在花玲的对面，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

话。

其实这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通

病，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哪怕闭上眼

睛，他们也觉得周围全是敌视的目光。

花玲让何青回家了，第二天又给他

打了电话，如她所料，何青的情绪仍然

很低落。之后的一年里，花玲定期给他

打电话，除了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叮嘱

他来做检查外，她更多时候是在开导

他，“怕他有一天真的想不开做傻事”。

如今何青已经慢慢从感染的阴影

中走出来了，即使他用了漫长的一年。

“他一直跟我说，他的孩子还很小，为了

孩子，他也要好好工作，努力活下去。”

执拗的“朋友”：
否认患病，只因怕妻子离开他

和何青近乎柔弱的性格不同，患者

大壮（化名）坚硬顽固得就像一块石头。

“你打给我干嘛？我又没病！”大壮恶狠

狠地挂掉了花玲的第一个电话，然后是

第二个、第三个……到最后，他索性不

接了，就让电话一直响着。

大壮不是花玲遇到的第一个不承

认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即使花玲

经过百般努力让他们来到疾控中心，坐

在她面前，他们也矢口否认自己有过高

危行为，更不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我没病，不检测。”大壮说完这句

话，起身要走，却被花玲的一句话“按”

在椅子上。“要是没有过高危行为，你一

个大男人，难道连抽血都怕？”

大壮愣了半天，终于像块坚冰被融

化了，喃喃自语道：“我只是不知道该怎

么告诉我老婆。”

花玲告诉他，要解开这个心结，必

须自己先接受这个事实，还要争取妻子

的谅解。此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过夫

妻生活要戴安全套。生育时，如果是女

方感染了艾滋病毒，可在医生指导下，

实行母婴阻断，孩子遗传感染艾滋病的

概率亦可降低。

温情的“朋友”：
档案留异乡，只因“信任花医生”

孟杰是一位“同志”。和其他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略有区别的是，孟杰并不

住在合肥，只是每个月来合肥和“同伴”

见面，因为害怕自己在北方城市的家

人、朋友知道他感染病毒的事，坚持要

把档案留在花玲这里。

“更重要的是，我信任花医生。”孟

杰说。

2011年底，孟杰发现自己的身体状

况下降得很厉害。检测显示，他的CD4

细胞减少得很快。CD4细胞是人体免

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而艾滋

病病毒攻击对象就是CD4细胞。

花玲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她给孟

杰准备好药物，叮嘱他要开始按时服

用，并定期来检查CD4细胞和肝肾功

能。这对这个慌乱中的男人来说无疑

是根救命稻草，“花医生，我都听你的。”

孟杰的症状很快被控制住了，他依

旧像往常一样每个月往返于合肥和另

一座北方城市之间。有一天，他没事先

打招呼就来到花玲的办公室，带来两大

袋水果，坚持要送给花玲。回去之后，

他又寄来一封感谢信。

“干这个工作，事情很繁琐，要面对

的人群也比较复杂，外人看来或许觉得

不能理解，自己有时也会心累。但他们

的一句‘谢谢’，一个信任的笑容，都会让

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值得的。”花玲说。

一个医生的
110个艾滋“朋友”

市场星报记者走进艾防科

艾滋夫妻不愿服药，医生写长信劝告


